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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剖析和把握听觉美ꎬ必须承认形式美与内涵美的区别ꎬ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ꎮ所
谓“听觉美”ꎬ指能够直接唤起听觉愉快的音响美ꎮ它实际上表现为单纯由音响引起听觉愉快

的形式美与由想象、联想、理解引起愉快的内涵美ꎮ文章从音频、音高、音强、音色、音质、音
长、音密入手ꎬ剖析了听觉—音响美的物理基础和生理机制ꎬ讨论了以“旋律”“和声”“节奏”
为主的音乐的纯形式美和建立在理解、想象、联想基础上的音乐的内涵美ꎬ提出了兼顾听觉

美的双重形态ꎬ反对偏于一端的基本美学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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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斯特大学辞典这样界定“美”:“一个人或一种事物具有的品质或品质的综合ꎬ它愉悦感官或

使思想或精神得到愉快的满足ꎮ” [１]这后一句话对把握美的双重形态很有指导意义ꎮ美的形态千姿百

态ꎬ但基本形态可分为两类ꎬ即“愉悦感官”的美或“使思想得到愉快的满足”的美ꎮ黑格尔将这两种美

称为“外在美”与“内在美”:“美的要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在的ꎬ即内容ꎬ另一种是外在的ꎬ即内

容借以现出意蕴和特征的东西ꎮ” [２]康德区分为“自由美”与“附庸美”(又译为“依存美”)、“形式美”
与“道德美”ꎮ现代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将美的形态区分为“感性美”与“意味美”ꎬ“首先ꎬ美是感性

的完善􀆺􀆺其次ꎬ美是某种完全蕴含在感性中的意义” [３]２０ꎻ美“既是感性的ꎬ又是有意味的” [３]１１ꎮ在笔

者看来ꎬ美作为“有价值的乐感对象” [４]ꎬ由引起乐感活动的部位不同ꎬ其基本形态可分为引起感官愉

快的“形式美”与引起中枢愉快的“内涵美” [５]ꎮ形式美属于浅层的美ꎬ内涵美属于深度的美ꎬ借用鲍桑

葵的话说ꎬ前者属于“浅显的美”ꎬ后者属于“深奥的美”ꎮ剖析和把握听觉美ꎬ也必须以承认形式美与

内涵美的形态区分为前提ꎬ分别加以讨论ꎮ所谓“听觉美”ꎬ指能够直接唤起听觉愉快的音响美ꎬ它实际

上表现为单纯由音响引起听觉愉快的形式美———一般表现为“乐音”的美ꎬ与由想象、联想、理解引起

愉快的内涵美———一般表现为“讯音”的美ꎮ把握听觉美ꎬ不能将听觉的形式美与内涵美混为一谈ꎬ那
样势必导致方枘圆凿ꎬ以偏概全ꎮ

一、听觉—音响美的物理基础与生理机制

相对于听觉的音响美是由声波构成的ꎮ声波的载体是空气ꎮ空气受到声源物体的振荡变化ꎬ也就

是受到了振荡物体的推动和挤压ꎮ这种推动和挤压也使空气本身的压力发生变化ꎬ从而把这种压力向

周围的空气扩散出去ꎬ这种空气的压力波就是声波ꎮ这种压力发生周期性的作用ꎬ声波就显示相应的

周期性ꎮ振荡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推挤空气的次数ꎬ是声波的“频率”ꎬ即“振率”ꎬ称“音频” [６]２１３－２１４ꎮ声波

的振率在听觉中的反应是“音高”ꎬ其单位是赫兹ꎬ简称赫ꎮ人耳能够听到频率为每秒１６ ~ ２００００赫的声

音ꎬ差不多１０个八度ꎬ覆盖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声音ꎮ中央 Ｃ 的频率只有每秒２５６赫ꎬ而人声的主要频率

介于男性每秒１００赫到女性每秒１５０赫之间ꎮ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耳鼓的变厚ꎬ频率较高的声音无法轻易

穿过耳骨进入内耳ꎮ我们分辨频率两端音频的能力逐渐下降ꎬ尤其是分辨高音的能力[７]ꎮ听觉好的成

年人能听到的声音频率常在每秒３０ ~ １６０００赫之间ꎬ老年人则一般在每秒５０ ~ １００００赫之间ꎮ一般把声

音频率分为高频、中频和低频三个频带ꎮ音频高的声音听起来声线比较细ꎬ音调比较高、比较尖ꎻ音频

低的声音听起来声线比较粗ꎬ音调比较低、比较浑ꎮ
振荡物体每次推挤空气的距离ꎬ叫声波的“振幅”ꎮ声波的振幅在听觉中的反应是“音强”ꎬ单位是

分贝ꎮ１分贝大约等于人耳通常可觉察声音响度的最小值ꎻ人耳对响度差别的察觉范围ꎬ大约在１—１３０
分贝之间ꎬ低于１分贝的音响无法听见ꎬ高于１３０分贝的音响就震耳欲聋ꎮ振幅越大ꎬ响度越大ꎻ振幅越

小ꎬ响度越小ꎮ
除了反应音频的“音高”和反应振幅的“音强”之外ꎬ还有“音色”“音质”“音长”“音密”几个概念

值得分析ꎮ“音色”ꎬ指声音的感觉特性ꎮ不同的发声体由于材料、结构不同ꎬ所发声音的整个振动形式ꎬ
包括音波振率和振幅、音频泛音和谐波成分也就不同ꎬ由此听觉中形成的一个总的印象(“音色”)也
就不同ꎬ这样ꎬ我们就可以通过音色的不同去分辨不同的发声体声音的特色ꎮ根据不同的音色ꎬ即使在

同一音高和音强的情况下ꎬ也能区分出是由哪些不同的乐器或人发出的ꎮ
“音质”听觉系统是对音高、音强、音色的综合考量ꎮ谈论某音响的音质好坏ꎬ主要是衡量声音的上

述三方面是否达到一定的水准ꎬ即相对于某一频率或频段的音高是否具有一定的强度ꎬ在要求的频率

范围内、同一音量下ꎬ各频点的幅度是否均匀、均衡、饱满ꎬ音线是否平直ꎬ音准是否精确ꎬ是否忠实呈

现了音源频率或成分的本来面目ꎬ声音的泛音是否适中ꎬ谐波是否丰富ꎬ从而判断音质是否优美动听ꎮ
“音长”是指声音的长短ꎬ它决定于发音体振动时间的久暂ꎮ发音体振动持久ꎬ声音就长ꎬ反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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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ꎮ对于人耳而言ꎬ“音长太短ꎬ则听觉器官不能听到声音ꎻ而音长太长ꎬ则听觉器官会发生疲劳ꎬ降低

感应力ꎬ甚至发生组织坏死等情况” [６]２２０ꎮ
“音密”ꎬ指音点的疏密程度ꎮ“在高频的声音中ꎬ我们觉得声音是持续不断的ꎬ而在低频的声音中ꎬ

我们仿佛可以听出声音是由一连串分开的音点连接而成的ꎮ” [６]２１９在中文口语的各个字音的排列间ꎬ
在外语单词的各个音节的排列间ꎬ在鼓点的张弛缓急排列间ꎬ在音乐中各个等长音符的排列间ꎬ我们

都可以看到音密的表现形态ꎮ
听觉美的实质ꎬ是声波使听觉感到适宜、舒服、快乐ꎮ使人感到适宜、快乐的声波一般都处在两个

极限的中间区域ꎮ“音高”的美就是“不要作刺耳之尖ꎬ也不作侧耳之低”ꎮ“音强”的美是“声音强度相

对于听觉阈限范围来说不要太强ꎬ也不要太弱”ꎮ“音长”的美就是“声音不要太短也不要太长” [６]２２４ꎮ
“音密”的美ꎬ在于“音点既不太密也不太疏” [６]２２３ꎮ“音色”的美ꎬ是泛音适中ꎬ谐波丰富ꎮ“音质”的美ꎬ
则是音高美、音强美、音色美的要求的叠加ꎮ符合上述各种音响美要求的单纯音就是悦耳的“乐音”ꎮ单
纯的“乐音”以有规律的振动产生具有固定音高的悦耳音响ꎬ它是单纯的音响形式美的典型表征ꎮ常见

的钢琴、小提琴、二胡等乐器都是能发出优美的单纯乐音的发音器材ꎮ“乐音”是音乐所使用的最主要、
最基本的单位元素ꎮ纯粹的听觉形式美不仅表现为单纯的乐音ꎬ而且表现为按一定关系组合起来的乐

音ꎮ这个关系就是一定的周期性规律ꎬ它将不同的乐音组成美妙动听的复合波乐音ꎬ也就是悦耳的音乐旋

律、和声ꎮ“使单纯的自然呼声变成一系列的乐音ꎬ形成一个运动过程ꎬ而这过程的曲折变化和进展是由和

声来节制ꎬ按照旋律的方式去达到尽善尽美的” [８]３８８－３８９ꎮ这是音响元素的关系美的常见例证ꎮ

二、音乐的纯形式美:“旋律”“和声”“节奏”

音乐美是听觉美的重要表现形态ꎮ音乐之美ꎬ可能是由于它的音响旋律本身契合了听觉的结构阈值ꎬ
直接唤起听觉愉快ꎮ在这里ꎬ音乐美体现了强烈的纯形式美特征ꎮ西方音乐美学史上ꎬ音乐美的纯形式性

曾受到作为“内容美学”的“情感美学”的否定[９]２ꎮ不过从康德开始ꎬ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音乐美的纯形

式特征不容否定ꎮ康德把音乐看作“感受的游戏”ꎬ把音乐美定义为“感受的游戏中的形式”ꎬ即音乐关系

中的数学形式ꎮ席勒说:“音乐只有通过形式才能成为美感的ꎮ”瑞士作曲家奈格利(１７７３—１８３６)指出:音
乐“无内容”ꎬ“只有形式ꎬ即乐音和乐音系列有规则地结合成一个整体” [９]２ꎮ黑格尔强调艺术的内容美、
意蕴美ꎬ认为“脱离内容的独立”“不符合真正的艺术” [８]３４９ꎬ但由于音乐表情的不确定性ꎬ他只好承认音

乐纯形式的特殊性、独立性:“在一切艺术之中ꎬ音乐有最大的独立自足的可能ꎻ不仅可以自由脱离实际存

在的歌词ꎬ而且还可以自由脱离具体内容的表现方式ꎬ从而可以满足于声音的纯音乐领域以内的配合、变
化、矛盾与和解的独立自足的过程” [８]３４４ꎮ“在这种独立化的情况中ꎬ音乐脱离了表现心情的功用ꎬ就获得

了一种建筑的性格ꎬ专门在建造符合音乐规律的声音大厦上大显创造发明的才能” [８]３３５ꎮ我们可以“只欣

赏纯然感性方面的悦耳的声响ꎬ而丝毫没有内心的感动”ꎬ“如果我们􀆺􀆺无拘无碍地沉浸到音乐里去ꎬ
我们就会完全被它吸引住ꎬ被它卷着走ꎬ还不消算上艺术作为艺术一般所显示的威力ꎮ音乐所特有的威力

是一种天然的基本元素的力量ꎬ这就是说ꎬ音乐的力量就在音乐艺术用来进行活动的声音这种基本元素

里” [８]３４９－３５０ꎮ由此可见ꎬ音乐“可以使声音丧失内容而变成独立的” [８]３３５ꎮ
因此ꎬ作曲家可以不受“内容的拘束ꎬ无须有教养和心灵两方面的深刻意识ꎬ只在作品的纯粹音乐

结构以及这种结构的巧妙上下工夫ꎻ由于可以有这种内容空洞的音乐ꎬ所以我们不仅看到作曲家的才

能往往在幼年时期就已很发达ꎬ而且也有一些有才能的作曲家从少到老都是些最不自觉、最缺乏内容

的人” [８]４０７ꎮ奥地利音乐学家汉斯立克指出:音乐不仅无法表达确切现实世界的事物ꎬ也无法确切表现

主体世界的情感ꎬ音乐所唤起的情感很不确定ꎬ从情感里得不出音乐的规律来ꎮ音乐的美有其特殊性ꎮ
“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ꎮ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ꎬ它存在于乐音以

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ꎮ“音乐的原始要素是和谐的声音ꎬ它的本质是节奏ꎮ对称结构的协调性ꎬ这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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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节奏ꎻ各个部分按照节拍有规律地、变换地运动着ꎬ这是狭义的节奏ꎮ作曲家用来创作的原料是丰

富得无法想象的ꎬ这原料就是能够形成各种旋律、和声和节奏的全部乐音ꎮ占首要地位的是没有枯竭、
也永远不会枯竭的旋律ꎬ它是音乐美的基本形象ꎻ和声带来了万姿千态的变化、转位、增强ꎬ它不断供

给新颖的基础ꎻ是节奏使二者的结合生动活泼ꎬ这是音乐的命脉ꎬ而多样化的音色添上了色彩的魅力

􀆺􀆺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ꎬ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ꎬ———这些东

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ꎬ并且使我们感到美的愉快ꎮ至于要问ꎬ这些原料(指乐

音)用来表达什么呢?回答是:乐思ꎮ一个完整无遗地表现出来的乐思已是独立的美ꎬ本身就是目的ꎬ而
不是什么用来表现情感和思想的手段或原料” [９]４９ꎮ因此ꎬ“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 [９]５０ꎬ也
就是上面说的“旋律”“和声”“节奏”ꎮ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ꎬ音乐的纯形式美也屡被论及ꎮ孔子“谓«韶»:尽美矣ꎬ又尽善也ꎮ谓«武»:尽美

矣ꎬ未尽善也” [１０]ꎮ«韶»乐为上古舜帝之乐ꎮ«竹书纪年»载:“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ꎮ”«吕氏春秋􀅰古

乐篇»同载:“帝舜乃命质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ꎮ”«汉书􀅰礼乐志»:“舜作«韶»ꎮ”«礼记􀅰
乐记»郑玄注:“«韶»:舜乐名ꎬ言能继尧之德ꎮ”«韶»乐的内容是歌颂帝尧的圣德ꎬ表示忠心继承ꎬ故孔

子认为“尽善”ꎮ«武»乐是周武王之乐ꎬ内容歌颂的是武王用武力夺取商朝天子政权的事迹ꎬ故孔子认

为“未尽善”ꎮ而与“善”相对的“美”则是指乐曲的形式之美ꎮ相传夏、商、周三代帝王均把«韶»作为国

家大典用乐ꎮ«韶»乐传齐后ꎬ旋律更加优美动听ꎮ孔子入齐ꎬ在观赏齐所奏«韶»后ꎬ由衷赞叹:“不图为

乐之至于斯!”“三月不知肉味ꎮ” [１１]嵇康指出音乐美的实质在“声和”:“五味万殊ꎬ而大同于美ꎻ曲变

虽众ꎬ亦大同于和ꎮ美有甘ꎬ和有乐ꎮ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ꎬ应美之口绝于甘境ꎬ安得哀乐于其间

哉?” [１２]１３５“声和”为美ꎬ即寓杂多于统一ꎬ将不同的声音元素协调地组合在一起ꎮ晏子指出:“和如羹

焉ꎮ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ꎬ燀(炊)之以薪ꎬ宰夫和之ꎬ齐之以味ꎬ济其不及ꎬ以泄其过ꎬ君子食之ꎬ以平

其心ꎮ”“声亦如味ꎬ一气ꎬ二体ꎬ三类ꎬ四物ꎬ五声ꎬ六律ꎬ七音ꎬ八风ꎬ九歌ꎬ以相成也ꎻ清浊、大小、短长、
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ꎬ以相济也ꎬ君子听之ꎬ以平其心ꎬ心平德和ꎮ”“若以水济水ꎬ谁
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ꎬ谁能听之?” [１３]周太史史伯指出:“声一无听ꎬ物一无文ꎬ味一无果(饱腹)ꎬ物一

不讲ꎮ” [１４]嵇康说:“声比成音ꎮ”“八音会谐ꎬ人之所悦ꎬ亦总谓之乐ꎮ” [１２]１３５

“声和”之美的心理机制和实质是音响的元素和运动形式契合了听觉的接受阈值ꎮ«国语􀅰周语»
对此论述甚详:“(周景王)二十三年ꎬ王(景王)将铸无射(大钟)ꎬ而为之大林(钟罩)ꎮ单穆公曰:不可

􀆺􀆺且夫钟不过以动声(敲击发声)ꎬ若无射有林(在大钟上加罩子)ꎬ耳弗及也ꎮ夫钟声以为耳也ꎬ耳
所不及ꎬ非钟声也ꎬ犹目所不见ꎬ不可以为目也ꎮ夫目之察度也ꎬ不过步武(六尺为步ꎬ半步为武)ꎬ其察

色也ꎬ不过墨(五尺)丈寻(八尺)常(二寻)之间(按:这是人的视觉结构阈值)ꎮ耳之察和也ꎬ在清浊之

间ꎬ其察清浊也ꎬ不过一人之所胜ꎮ是故先王之制钟也ꎬ大不出钧(三十斤)ꎬ重不过石(四钧为石)(按:
这是古人对人的听觉结构阈值的朴素理解)ꎮ律、度、量、衡于是乎生ꎬ大小器用于是乎出􀆺􀆺今王作钟

也ꎬ听之弗及ꎬ比(衡量)之不度ꎬ钟声不可以知和(从钟声里听不到和谐之音)ꎬ制度不可以出(产生)
节ꎬ无益于乐􀆺􀆺将焉用之!夫乐不过以听耳ꎬ而美不过以观目ꎮ若听乐而震ꎬ观美而眩ꎬ患莫甚焉ꎮ
􀆺􀆺王弗听ꎬ问之伶(乐官名)州鸠ꎮ对曰:􀆺􀆺夫政象乐ꎬ乐从和ꎬ和从平ꎬ声以和乐ꎬ律以平声􀆺􀆺声

应相保曰和ꎬ细大不逾曰平ꎬ如是而铸之金(成钟)ꎬ磨之石(成磬)ꎬ系之丝木ꎬ越(穿孔)之匏竹ꎬ节(调
节)之鼓而行之􀆺􀆺嘉生繁祉(福)ꎬ人民和利ꎬ物备而乐成ꎬ上下不罢(疲)ꎬ故曰乐正ꎮ今细过其主(指正

声)妨于正ꎬ用物过度妨于财ꎬ正害财匮妨于乐ꎮ细抑大陵ꎬ不容于耳ꎬ非和也ꎻ听声越远ꎬ非平也􀆺􀆺夫有

和平之声ꎬ则有蕃殖之财ꎮ于是乎导之以中德ꎬ咏之以中音ꎬ德音不愆ꎬ以合神人ꎬ神是以宁ꎬ民是以听ꎮ若
夫匮财用ꎬ罢民力ꎬ以逞淫心ꎬ听之不和ꎬ比之不度ꎬ无益于教ꎬ而离民怒神ꎬ非臣之所闻也ꎮ” [１５]周景王准

备铸造一座大钟ꎬ还要造一个钟罩ꎮ大臣单穆公、乐官州鸠发表了不约而同的反对意见ꎬ他们反对的理由

主要有二ꎮ一是大钟耗资巨大ꎬ亏夺民财ꎬ会造成民离神怒国危ꎻ二是铸钟过大ꎬ会使人“听乐而震ꎬ观美而

眩”ꎬ再罩上钟罩ꎬ又会使“耳所不及”钟声ꎬ失去造钟的意义ꎮ一句话ꎬ钟声是为“耳”存在的(“夫钟声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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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也”)ꎬ钟声的巨细与钟本身的大小都应以“听和”“合度”为标准ꎬ如果“听之弗及ꎬ比之不度”ꎬ“细抑大

陵ꎬ不容于耳”ꎬ就“非和也”ꎬ钟声也就失去了声音的美ꎮ与此相似的是«吕氏春秋»的论述ꎮ“耳闻所恶ꎬ不
若无闻ꎻ目见所恶ꎬ不若无见ꎮ故雷则掩耳ꎬ电则掩目ꎬ此其比也” [１６]ꎮ“今有声于此ꎬ耳听之必慊已ꎬ听之则

使人聋ꎬ必弗听ꎻ有色于此ꎬ目视之必慊已ꎬ视之则使人盲ꎬ必弗视ꎻ有味于此ꎬ口食之必慊已ꎬ食之则使人ꎬ
必弗食” [１７]ꎮ“夫音亦有适:太巨则志荡ꎬ以荡听巨ꎬ则耳不容ꎬ不容则横塞ꎬ横塞则振ꎻ太小则志嫌ꎬ以嫌听

小ꎬ则耳不充ꎬ不充则不詹(足)ꎬ不詹则窕ꎻ太清则志危ꎬ以危听清ꎬ则耳谿(虚)极ꎬ谿极则不鉴ꎬ不鉴则

竭ꎻ太浊则志下ꎬ以下听浊ꎬ则耳不收ꎬ不收则不抟ꎬ不抟则怒ꎮ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ꎬ皆非适也ꎮ何谓

适?衷ꎬ音之适也ꎮ何谓衷?大不出均ꎬ重不过石ꎬ小大轻重之衷也ꎮ􀆺􀆺衷也者适也ꎬ以适听适则和矣” [１８]ꎮ
当时统治者热衷追求的“侈乐”超过了人的听觉正常的接受范围ꎬ因而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ꎬ不是真

正的美的音乐:“夏桀、殷纣作为侈乐ꎬ大鼓钟磬管箫之音ꎬ以巨为美ꎬ以众为观ꎬ俶诡殊瑰ꎬ耳所未尝闻ꎬ目
所未尝见ꎬ务以相过ꎬ不用度量ꎮ宋之衰也ꎬ作为千钟ꎻ齐之衰也ꎬ作为大吕ꎻ楚之衰也ꎬ作为巫音ꎮ侈则侈

矣ꎬ自有道者观之ꎬ则失乐之情ꎮ失乐之情ꎬ其乐不乐” [１９]ꎮ
因为纯音乐的美只在声音旋律给听觉带来快适ꎬ与情感表现没有必然关联ꎻ音乐所产生的哀、乐

都不过是听者将自己的情感放进去的ꎬ所以ꎬ嵇康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声无哀乐ꎮ”“哀乐自当以情

感ꎬ则无系于声音” [１２]１５３ꎮ当然ꎬ这个判断是片面的ꎬ有绝对化之嫌ꎮ

三、音乐的内涵美:理解、想象、联想

毫无疑问ꎬ音乐之美ꎬ也可能是由于它承载某种意蕴ꎬ表达某种情感ꎬ从而唤起了听众的某种理

解ꎬ引发了听众的美好想象或联想ꎬ打动了听众的情感ꎬ成为特定内涵、意蕴的表达方式ꎮ在音乐中ꎬ内
涵美的形态通常表现为标题音乐及包含歌词的讯音ꎮ就作曲家来说ꎬ他固然可以“只在作品的纯粹音

乐结构以及这种结构的巧妙上下工夫”ꎬ但也可以“在作品中摆进一个确定的意义ꎬ一种思想和情感的

内容以及这种内容的段落分明的完满自足的发展过程” [８]４０７ꎮ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施特劳斯的

«蓝色多瑙河»以及各种歌词ꎮ就欣赏者来说ꎬ他可以在音乐标题或歌词的提示、指引下ꎬ产生对音乐内

容的一定理解ꎬ唤起相应的想象和联想ꎮ例如ꎬ依照嵇康的分析ꎬ曲调本身并无所谓“哀乐”ꎬ但由于中

国古代戏曲在长期创作表演的实践流传中ꎬ将不同的宫调与特定的情感建立了较为稳定的联系ꎬ“声
无哀乐”于是变成了“声有哀乐”ꎮ王骥德«曲律􀅰论宫调»指出:“仙吕宫:清新绵邈ꎻ南吕宫:感叹悲伤ꎻ
中吕宫:高下闪赚ꎻ黄钟宫:富贵缠绵ꎻ正宫:惆怅雄壮ꎻ道宫:飘逸清幽ꎮ”(以上皆属宫)“大石调:风流

蕴藉ꎻ小石调:旖旎妩媚ꎻ高平调:条拗滉漾ꎻ般涉调:拾掇坑堑ꎻ歇指调:急并虚歇ꎻ商角调:悲伤宛转ꎻ
双调:健捷激袅ꎻ商调:凄怆怨慕ꎻ角调:呜咽悠扬ꎻ宫调:典雅沉重ꎻ越调:陶写冷笑ꎮ” (以上皆属调)
“此总之所谓十七宫调也ꎮ”又其«曲律􀅰论戏剧»指出:“又用宫调ꎬ须称事之悲欢苦乐ꎮ如游赏则用仙

吕、双调等类ꎬ哀怨则用商调、越调等类ꎮ以调合情ꎬ容易感动得人ꎮ”这种曲调中包含不同情感特征的

现象ꎬ便是长期的中国戏曲文化积淀的结果ꎮ处于这种文化氛围中ꎬ听众对这些宫调的意蕴也能方便

地产生相应的理解ꎮ
再比如想象和不一定包括形象的联想在听觉内涵美欣赏中的作用ꎮ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分析

说:“在海顿的清唱剧里ꎬ如在«创造»ꎬ特别是«四季»里ꎬ他是一个令人高兴的现实主义者ꎮ这些乐谱

充满着令人神往的田园风味的片段:暗示着那狮吼、那鸡鸣、那小鸟歌唱、那猎狗在打猎的兴奋气氛中

追逐得都喘不过气来ꎻ鲜花、小山、平原和田野、日出和日落、下雨和暴风雨的美􀆺􀆺海顿«四季»里的

鸡鸣ꎬ史波尔«音乐的奉献»和贝多芬«田园交响曲»中布谷鸟、夜莺和鹌鹑的鸣声”“是要在听众的记

忆中唤起与这一自然现象相联的印象来” [２０]２８９ꎮ胡戈􀅰莱希滕特里特评论门德尔松音乐给人的感受:飘
忽的、像空气一般的、神仙的音乐是门德尔松未曾被超过的专长ꎮ在门德尔松谱写的谐谑曲中ꎬ有许多

最柔和的乐音的讨人喜欢的幻想的浮动ꎬ暗示着一种妖灵的舞蹈像云彩一样浮在空中ꎬ在最优雅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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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中轻盈地翱翔着ꎬ她们那轻巧的双脚几乎不着地面ꎬ蒙着纱巾ꎬ像云或烟一样升向天际ꎮ在门德尔松

谱写的描绘风景的音乐ꎬ如«意大利»«苏格兰»交响曲中ꎬ他成功地在听众的头脑里唤起暗示意大利

和苏格兰风光的、有地方色彩特点的印象ꎬ而他的«芬格尔山洞»前奏曲给了人们波涛汹涌的大海ꎬ在
岩石山洞里回想着波涛、海鸥的刺耳鸣叫、盐水上空的气味、海藻的剧烈香味和这个北方景色的凄凉意

境等奇异生动的印象ꎮ“这是多么生动的一部浪漫主义想象力和浪漫主义音画的杰作” [２０]２８９!在这种审美

鉴赏活动中ꎬ听觉美的实质在于听众对音响意涵的领悟ꎮ而这种领悟是因人而异的ꎬ因而显出较多的主观

差异性ꎮ黑格尔指出:“一般音乐爱好者只想沉浸在声音的这种迷离恍惚的荡漾中ꎬ去找一种精神的立足

点以便掌握进展的线索ꎬ特别是掌握在他自己灵魂里引起共鸣的东西ꎬ也就是要找出明确的思想和较确

切的内容ꎮ由于这个缘故ꎬ音乐对于这种听众总是象征性的ꎬ但是等到他试图探索这种象征意义时ꎬ他就

会继续不断地碰到无法解决的谜语似的难题ꎬ它们一般是既可以这样解释ꎬ又可以那样解释的ꎮ” [８]４０７朱

光潜«文艺心理学»写道:“如果一曲乐调不是完全模仿外物声音的ꎬ又没有固定的名称暗示联想方向的ꎬ
则听者所生的意象必人人不同ꎮ美国梵斯华兹和贝蒙两位教授常叫一班学图画的学生听两曲性质不同的

乐调ꎬ每次都随时把音乐所引起的意象画在纸上ꎬ乐调和作者的名称都不让学生们知道ꎮ拿这些图画来比

较ꎬ各人所起的意象彼此很少有类似点ꎮ” [２１]３１３“同样的乐调常发生同样的情调ꎬ不过各人由这情调所生

的意象则随着性格和经验而异” [２１]３１４ꎮ上述的听觉美ꎬ都可划入内涵美的范围ꎮ
音乐美学中有一派ꎬ只承认音乐的纯形式美ꎬ不承认音乐的内涵美ꎬ实际上是不符合音乐欣赏实

践的ꎬ因而也是不能成立的片面之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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